
        
            
                
            
        

    
老大老大，抓来了！」 「给老子看看是什么货色。」那是个三十岁的男人，是这伙人的老大哥，彪。 那个被拖著入破石屋的是一名警察，大概廿四五岁，长得斯斯文文，身材瘦削。在他颈上有一道瘀伤，準是抓回来时被勒昏的。 「唔，还行的。」彪走过去看看那警察。 「老大，快给我们好好表演看，不要忘记我们的打赌。」手下们说：「我们已经特意给你去找合你要求的。」 彪哥跟手下打赌，谁知他输了，所以要他要应约当著众手下前上一个人。　对他来说，那个人是男是女根本没关系，都只是一种玩意，而且彪也不介意在手下面前裸露身体，反正他喜欢炫耀自己雄伟健壮的身体。 手下们将警察的制服都脱光，在颈上扣上锁链，将双手反绑在背后，最后，用水来泼醒他。 那伏在地面的警察慢慢的醒过来，发觉自己全身光裸，大惊。 而那班手下就坐到一旁等待看好戏。 彪的大手摸到他湿沥沥的头发道：「乖乖的，我会好好疼你。」 「别碰我！滚开！滚开呀！」警察在大叫著，两脚在乱踢。 警察虽然仍有些头晕目转，但仍爬起来想逃跑。 那颈子上缠著的锁链令他逃不了。 彪脱去上衣，露出健壮的身体，手下们都盯到他结实的肌肉和他胸上纹著的那条龙。 彪用粗壮的手臂抱著那警察的腰，把他的脸扭过来，要他看清楚他是谁。 「你……」警察顿时吓得说不出来，面色也变了。 他是有名的悍匪贼王彪。 彪就是当时的头号通缉犯，犯罪累累，年轻时在大陆当军，惯於使用自动步枪，曾经在打劫银行时枪杀了一名护卫员及枪伤两名警员。 这个人出名心狠手辣，落到他手上，的确是兄多吉少。 彪趁他还在惊呆之际，分开了他两脚，将两隻手指插入他后庭。 「呀！」异物插入，感觉痛楚，警察在叫道：「停手……好痛……」 「这样已经痛了吧？」彪将两根手指插得更深入，然后曲著手指向他身体裡面挖，道：「又乾又涩，肯定是处子之身。」 在被挖之时，警察更是痛得大叫，双脚就如抽筋一般。 旁观的手下看到这时候就叫他老大快上。 彪瞪眼，喝道：「老子自有分寸！用不著你们来提！」 手下们即时静下来。 「这张嘴乖吗？」彪扯著那警察的头发，用警枪指著他的额头问。 那警察虽然是害怕，但不敢回他的问题，紧闭著眼不敢望他。 彪就扯著他头发，把他整个人扯高，将枪嘴轻轻的在他面上磨擦。 「乖…」他不得不答。 「那就好了。」彪放了手，拉开了裤链，把分身掏出来，那时候只是微硬著。 彪命令道：「替我口交。」 然后，他坐下来，把那警察拉过来，按著他的头，向著自己下跨，又用两脚来夹紧他的身子。 粗大的分身塞到嘴裡去，使他感到无比羞辱，但是现在落到贼王彪手上，稍一不从，随时小命不保。 他唯有含著彪的分身。 「怎麼了？不懂吮吗？」彪用枪柄轻轻的敲那警察的头：「用舌头来舔舔吧，知道吗？」 彪的分身在温暖溼润的嘴裡渐渐变硬，胀大的分身前端顶到警察的喉咙，他拉著那警察的头发，把他的头扯起，用自己的分身在口里衝插。 衝插时撞到喉咙裡，使那警察痛得不堪，他发出一些古怪的声音。 旁观的人看得出神，有人吶喊助威，吵得不得了，更有人走出来，想插手过来，当时，这些人都给彪赶跑了。 现在，落到彪手上的这警察仿佛是只供彪一个人享用，旁人只可以眼看，但手勿动，否则后果自负。 「对了就是这样了，用多一点力来吮，但是不要咬我。」彪抚著他的背道。 口腔裡和内心虽然是感到痛苦，但是他不敢反抗，只可乖乖的听命。 平时，当老大开心过后就会将猎物交给手下玩弄，可是这一次老大却把他私有了，所以当中一些好色者只能眼巴巴的望著猎物那浑圆光滑的臀部和那双卷曲著的脚。 彪将胀硬得发痛的分身从警察口中抽出，扯著他的头髮，确保他的脸正确无误的对得火红的前端。 然后，温热粘湿的浊液射到他面上，那警察反射动作地闭上眼精。 彪抓住那警察的手臂，将他整个人抽起，让手下们看清楚他那满是精液的脸。 手下们都看过以后，彪把他丢在地上。 警察的身子软软的躺在地面，受惊过度的他哭了。 原来，恶梦还未过去。 彪将他推到地面，要他伏著，又一把抽起了他那瘦小的身体，要他把臀部抬高。 彪虽然是刚刚才发洩过，但分身仍要相当硬，这就是他想手下们看的。 彪握著那警察的分身，而自己的就对准著警察的后庭，用力的插入去。 警察在被插入的那刻，即痛得　斯抵理的狂叫，手脚痛得抽搐起来。 「很捧呀！裡面后窄，很舒服！」彪一脸爽死的样子，完全不理会对方痛楚，进行抽插；至於那警察则痛得咬紧牙关，全身冒汗。 彪抓紧警察的手腕，固定他的身体，头向下的他在彪的每一下冲撞，都使他的脸几乎擦到地上。 妻惨的呼叫声浑合著沉重的呼吸声。 彪的粗暴动作简直是要了那警察的命。 痛楚令警察支持不下去。 他差不多昏过去。 就在这个时候，彪已经发洩过他的兽欲，烫热的液体灌入以后，彪将渐软的分物抽出。 戏，仍未下幕。 警察全身发软，软弱无力的躺在地面，披头散髮的他，满面是泪痕，彪无情的扯著他的头发。 「你知道我以前怎麼对待警察的吗？」彪一把掐著那警察面颊，瞪著眼道。 那几乎休克的警察眼睛半开半闭，全无半点力无去反抗去回答。 「我就是用这兄弟来招待他们。」彪向手下招手。 惯用的自动步枪到手后，彪用枪口指著那警察的眉心道：「我一向以来也讨厌那些警察公安之类的家伙，老是阻著老子发财，所以我一定会用这个教训他。」 一定是要毙了他！ 手下们哇然，想不到老大竟然会「先姦后杀」，一点也不留给他们，而且，这警察又是这麼捧的货色，这样就毙了他，未免太浪费了。 手下们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你也不例外。」彪说。 警察绝望的闭上双目。 即将抛下这副脏身体，离开这个世界了。 想不到的是，彪突然放手了。 警察失去了支撑，马上堕下，头撞到地面去。 「老子就是想到了个新玩意，也是要用这家伙的。」彪奸笑道。 警察软软的伏在地面，只是觉得头晕目转，金星直冒，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只觉大手到摸到他臀上去。 后庭才刚刚灌进了精液，裡面是湿淋淋的。 警察那差不多进入昏晕状态的身体突然感到有异物插入，即痛得跳起来。 那粗硬冰冷的异物插入之后，痛得他发狂似的在争扎，身体在乱冲乱撞。 彪一手按著警察的背道：「你最好不要乱动，要不然，我按错了制你就归西。」 原来，彪竟然将他的自动步枪枪口插入警察的后穴去。 手下们在看的时候也哗声四起，实在是想不到老大会这麼做。 警察被按紧了，动弹不得。 枪管虽然不算粗但非常之粗，由於刚刚才被强暴过的后庭红肿了，枪管子的插入令到警察痛不欲生。 这样做其实是全无意义的，彪也不会感到特别的兴奋，只是他突然间想到，就拿了这倒楣的警察作实验品。 或许彪在他身体裡天生就有一种喜欢虐待他人的兴趣。 警察已经力气耗尽，累得爬也爬不起来。 当枪管抽出后，连同留在警察体内的精液一同拉出。 粘稠稠的白液流到两腿之间，那个可怜的年轻男人昏了过去。 完[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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